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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4月，中央决定派潘心元到苏联学习。
潘心元离开湘鄂赣苏维埃根据地，踏上赴苏之路。
他从长沙到达武汉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
边界交通随之被封锁。

潘心元得知消息后，从武汉乘坐轮船来到上
海，找到了中共中央。他向中央汇报了自“马日事
变”以来湘赣边界特别是湘东各县党组织的工作
情况。中央领导听后，要求他作一书面报告。于是，
潘心元于7月撰写了两万余字的《湘东各县工作报
告》。这份报告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成为一份珍
贵的历史文献。

9月中旬，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和中央军委
领导人周恩来决定派潘心元作为中央巡视员，赴
湘赣边界巡视并指导湘赣边特委工作。

10月，潘心元化名彭西原前往江西巡视。他找
到江西省委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然后，他化名彭
清泉由江西省委派交通员陪同，赴井冈山与中共
湘赣边特委联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潘心元在
湘赣边界特委管辖的永新、莲花、宁冈、陵县等地
巡视指导。12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萍乡、莲花、
茶陵一带游击。在特委交通员的护送下，潘心元来
到红五军军部，在军部住了六七天，和彭德怀进行
了多次谈话。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详细记述
了和潘心元的谈话经过。彭德怀这样写道：

“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红五军军部，住约一
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红六军的情况告诉了他。
潘说，成立后应归红五军指挥。”

“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第一次。以
后，我和潘心元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
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
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
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
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
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
队。”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
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
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
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
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
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他从哪条路走，他说，想
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

从《彭德怀自述》中可以看出，潘心元和彭德
怀多次促膝谈心，而且话题广泛，聊得非常投缘，
使彭德怀多年难忘。

在潘心元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
中共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
于田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于田会议）。潘心元在会
上传达了中央通告文件的精神，着重强调了武装
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正规红军的
重要性。会议决定将湘赣边特委合并于赣西特委，
并决定召开赣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赣西苏维
埃政府。同时，会议决定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
二、三、四、五团及各县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六军。抽调红五军部分干部到红六军，以充实
红六军军事指挥员。红五军、红六军分别从赣江东
西两侧向吉安逼进，准备攻打吉安县城。

赣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在福建古田的
红四军的注意。毛泽东指挥红四军挥师入赣与红
五军、红六军会合。1930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
四军到达江西吉安。毛泽东和潘心元作了长时间
的交谈后，决定于 2月 6日到 9日在吉安陂头召开
红四、五、六军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联席会议
（史称二七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扩
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等重
大问题。决定将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
四、五、六军总前委，兼任赣西、赣南、闽西、东江、
湘赣边等地区革命斗争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任总
前委书记，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元为总前委常
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潘心元任红四军
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0年 3月，潘心元先后来到红五军、红六军
军部巡视并指导工作。巡视期间，红六军按照中央
军事部的决定，改称红三军，由黄公略任军长，潘
心元任代政委。5月，红三军在黄公略、潘心元指挥
下攻打吉安，失利后转而趁机攻克修水县城。5月
中下旬，又连续攻克安源、万载县城。6月7日，再而
攻克浏阳县城。红军部队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
争，建立根据地。6月26日，中央组建中国革命军事
委员会，毛泽东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潘心元任委
员。同时，毛泽东调潘心元再任红四军政委。

1930年 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湘鄂赣
的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总指挥长彭
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后杨尚昆代)、总参谋长邓
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一万余人。赣南、闽西
地区的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第一军
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为政委，朱云卿任参谋
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一万七千人。7月下
旬，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发动了攻打长沙的战斗。
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也从福建汀州出发，
赶来增援。中国工农红军声威大振。

就在此时，潘心元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回上海
向中央汇报。潘心元离开红军部队，乔装打扮秘密
潜往上海。

1930年8月，巡视湘鄂赣地区后的潘心元来到
上海，向中央呈报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后之报
告》。李立三和周恩来根据潘心元的革命经历，当
即决定派潘心元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浙南巡视党
务和军事工作。

接到新的任务后，潘心元意识到，此去浙南，
人生地不熟，充满危险。出发之前，他写信给妻子：

“吾有随时牺牲的可能，望汝对侠仙、侠游、侠仁吾
儿，万勿使其失学，务必教其以吾志为志。”他已做
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并希望儿女继承父业，革
命到底。

此一去，前路充满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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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秀丽的路桥凤凰山脚下，
植被繁茂，郁郁葱葱，呈现出一派祥
和宁静的氛围。

若是你不经意来到这里，或许
能听到阵阵木刻声。那刻刀和木料
交织出的声响，似乎正穿越片片树
林，在山间空谷中回荡。

声音来自一处佛像雕塑工坊，
工坊由三兄弟共同经营。兄长叫王
文嵘，1967年生人；老二叫王文斌，
1969年生人；三弟叫王文正，1972年
生人。

兄弟三人本是黄岩屿头人，手
艺是祖上传下来的。他们的祖父王
六仙本是乡里的细木工匠，到了父
亲王桂枝这一代，定制实木家具的
渐渐少了，于是开始为当地的庙堂
寺庵修缮和雕刻佛像。

1990 年，王家一家人移民到路
桥峰江，继续从事佛像雕塑。兄弟三
人各有绝活。王文嵘擅长生漆脱胎，
老二的妆金贴相栩栩如生，三弟的
木刻叫人惊叹，而这家族生意又怎
少得了不舍昼夜的往来奔波。一家
人齐心协力，传递出那种久违了的
家族魅力，手艺远近闻名，生意越做
越红火。

四代传承

“生漆脱胎的佛像，最大的特点
就是质轻且十分坚固，你看我们古
代出土的器物，铜的都生锈了，木头
的都腐烂了，只有漆器，还能保留光
亮和色泽。”一说起自家的工艺，老
大王文嵘两眼放光，娓娓道来。

早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在黄岩
山里，做的大多是小庙小庵里的“老
爷像”。那时的老爷像最多也就一人
多高，兄弟们到山里伐砍大木，扛回
到家里，两人一起用锯子锯开，开始
雕刻。做好的佛像再用船，通过水路
运出来。他们也接受一些庙庵的邀
请，直接在那里住上一年半载做活。

到了路桥后他们渐渐发现，时
间久了，木质的佛像都会出现虫蛀、
腐烂、开裂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寺庙
邀请他们修缮佛像。如何彻底解决
这一问题？生漆脱胎成为答案。

所谓的生漆脱胎，古代称夹苎
造像或者干漆造像。其主要材料就
是漆树里流出来的天然生漆。具体
的做法是先用铜、泥或木材制作底
胎，然后用麻布、泥灰和生漆裱成坯
胎，等其干燥后抛光打磨，然后保留
底胎，一遍一遍上漆，每上一道漆都
要两三天时间，最后上色、贴金、描
画、成型。

好的生漆脱胎佛像仅制作工序
就有七八十道。造好的佛像色泽温
润，服饰色彩鲜艳亮丽，栩栩如生。

“以前材料用的是矿石颜料，譬
如唐三彩，历经千年都不会褪色，但
这造价太昂贵了，现在也就退而求
其次，用一些丙烯颜料替代了。”王
文嵘说。

“要造好佛像，关键还要懂佛
理。”王文嵘说。为此，他经常到各地
的博物馆和大庙大院去参观。从汉
代和西晋宫廷里的盘碗杯盏，到武
汉归元寺的五百罗汉，不一而足。

“造像要根据佛理来造，神佛是
什么样貌，有什么特征，身穿什么衣
服，手拿什么器件，整体看上去应该
是怎样的神态，这些都有规矩，不能
乱来。”王文嵘说，不然随意造出来
的像就算再漂亮，也无人理会。

“我们给温州乐清一座寺庙做
过一尊大佛像，那个时候他们要求
给佛像贴金，由于第一次做没有算
好用料，到最后算算，虽然总价超过
100 万元，但基本没赚钱。”王文嵘
说，“亏了就亏了，就当是积了功德
吧。”

如今，来找王家做佛像的，都是
正规的宗教场所。而让王家最开心
的是，第四代的孙子辈也有人开始
学习这门技艺，打算继承家业。像王
文嵘的儿子王禹阳和王文斌的儿子
王益波，现在也是每天早出晚归，到
寺庙里描金线、贴彩珠，慢慢沉浸在
神佛造像艺术的情景之中。

妆金贴相

如果说王文嵘的舞台是摆满琳
琅满目佛像的前店，那二哥王文斌
的主场则是和泥挥刷的后厂。

塑像的工场距离凤凰山麓有十
分钟的车程，曾经是粮管所，现在堆
满了各种成品、半成品的佛像，以及
造像用的模具。光影交错之间，花瓣
样式的梁柱线条同巨型的雕塑相互
呼应，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魔幻感。

“塑像先要取来泥土，去除杂
质，然后用木槌或者木棒进行捶捣。
太湿的泥土要先置于通风处风干，
达到合适的湿度，太干的泥土则要
捣碎放于水中浸泡，然后再进行锤
炼。最后要使泥土达到软硬适度又
不粘手为佳。”王文斌一边说，一边
上手演示了一番。

工场里正好有师傅在完善一尊
佛像的脸。只见工人们踩在脚手架
上，手捧泥土往佛像脸上抹，一次又
一次，就像是往上粘贴片片鳞甲。

站在工人一旁，王文斌细细观
察。“泥塑有大小之分，大的需要先
搭骨架，骨架要稳，整体上要能承受
住泥的重量，细部又能起到固型的
作用，既不掉泥，又不露架。上泥的
时候要先从大处着手，用木槌和拍
泥板将泥砸实补牢，然后再开始精
细刻画细节。做完之后还要蘸上少
许清水，以透明的湿布盖之。”对于
塑像的过程，王文斌烂熟于心，一一
道来。

“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我们
也用玻璃钢来做模具，一副模具大概
可以制作三四尊佛像。”王文斌说。

“妆金贴相”也是一道极其重要
的工序。先是取生漆装入桶中进行
调和，调和好的生漆呈液体状，晶莹
剔透却不失黏稠。然后取刷子反复
涂抹均匀，紧接着是层层上漆。等这
一切都做好后，再着手打磨。

打磨是一道关键工序，佛像打
磨好坏直接决定了一尊完成品的质
量。用刮刀去掉一些棱角，用砂纸磨
去表面的粗糙，用漆灰填补微小的
空洞，最后呈现出了光滑细腻的效
果，还要再上一道漆，粘上一些花纹
和装饰品。

等这些工序都完成后，就可以
进行最后一道工序——鎏金着色。
这时就要用到各式各样的工具，有
画笔、刷子等。先上一层底色，一般
为米花色，然后是勾芡。勾芡需要用
橡胶刮刀进行，要不厌其烦地一遍
又一遍，直至光滑均匀。完工后便可
开始着色。着色也要从大局出发，步
步到位，因为着色的颜料不可被其
他颜料大面积覆盖，故而不能有丝
毫疏忽，否则就会因小失大。

着色之后视顾客的需要，也可
以贴上金纸。如果更讲究一些，则可
以用传统的鎏金工艺。将常见的金
纸碾碎，再和化学药物调配成“金
水”，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把握鎏
金时的色彩感官，不会使佛像流于
俗气。

“鎏金这道工艺最关键的是把
握度，生漆脱胎制成的佛像外表有
很强的吸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吸
附颜料，即便雨水冲刷，也不会掉
色。因此着色的时候，颜料不宜过
稀，过稀就没有厚重感，也不可过于
黏稠，否则就会显得太粗糙艳丽。”

“一切尽在手眼的把握。”王文
斌说。

法相庄严

“一尊好佛像的灵魂，其实在造
型。”王文斌这样说道。如果说把上
漆鎏金比作给佛像穿衣，那么造型
则是在给佛像塑骨。这正是三弟王
文正的拿手好戏。

“比例、脸像、手像，是佛像造型
最重要的三个要素。”王文正一手拿
着锤子，一手握着刻刀，凝视着眼前
的佛脸，往往过了良久，才上手刻出
一两刀。

这里是他的“道场”，与前面两
位兄弟不同，这里透露出来的，是一
种肃穆的气息。

眼前的佛头就有一人多高，脸
部线条柔和，面目慈祥，既给人以震
慑感，又没有难言的压迫。看上去已
经非常完美了，但王文正却依然不
满意。和佛头对视了片刻，他又抬起
手来，朝着嘴唇的部位，“咚咚”敲了
两下。这是一尊别人送来请王文正
修整的佛像。

王文正十八九岁开始学习雕刻
佛像，先从修光打磨开始。所谓的修
光，并不是用砂纸把粗糙的表面磨
光，而是用小刻刀把木雕粗糙的部
分精细化，把表面修刮平整，让木雕
整体的线条更加流畅。

如果往细了分，修光还可以分
成两项工作：细修和起线。细修就是
把粗坯精细化，所谓的起线就是给
木雕表面做肌理，包括毛发、叶脉、
花蕊、眼睛、指甲等等。

而打磨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简
单地把木刻表面弄平整，而是要呈
现出光亮的效果。

“高超的技艺可以不用砂纸，只
用刻刀，一刀一刀精雕细琢，保留木
质的肌理。这种效果与砂纸磨光后
呈现的平滑效果有着天壤之别。”王
文正说道。

清刀工艺特别考验师傅的刀

工，其手法的娴熟程度、手的稳定性
以及刀工的娴熟程度要求之高，不
是一般的雕刻技艺所能媲美的。一
刀定成败，轻微的差池就会影响到
整个雕件的品相。而这也是耗时最
长、最需要耐心的步骤。

“佛像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经
王文正打造的佛像至少也有几千
座，但至今没有一件让他自觉是完
美的作品。

说话间，王文正就这样站在佛
像前，视线始终没有离开佛像。好像
在和佛像对话，又好像在和自己对
话，正验证了一句话：“潜心造像，乃
修行之事。”

“造像这种技艺，是天生的，有
的人拿起锤子，三两下就学会了，有
的人琢磨了半天，就是不成样子。”
王文斌说道。

或许就如“清刀”的刀法吧，这
呈现出来的一切，看似平常，却是一
刀一画的稠叠雕斫，将先人造像那
种“曹衣出水”的美感一刀一刀呈现
出来。光洁的表面抚之浑厚，每一道
肌理中透露出一种“拙味”，而这不
正是恍惚间，脑海里冒出的曹子建
的诗句吗：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手记

人们在形容佛像时，往往会说：
“万般造物，皆可形容，佛像之美，自
是难言。”细看每一尊佛像，无不饱
含着时间的沉淀和精神的力量。这
正映衬了对美的执着和追求，就像
是修行，从来没有捷径。

造像如此，造物又何尝不是。王
文斌介绍，貌似不起眼的漆器，其价
值堪比金银。就拿制作工期来说，一
件鎏金镀银的食器，从塑坯到最后
上色完工，需要个把月。而拿现在普
通工匠300元一工的价钱计算，光工
钱就要近万元，其价值早已超越了
日用器皿的范畴。

翻阅资料，也有不少佐证。《韩
非子》中有“舜作食具、禹作祭器”的
说法，说明了中国制造漆器的源远
流长。汉代《盐铁论》中有“一文杯得
铜杯十”的说法，可见当时的漆器价
格远高于青铜器。

好的漆器，除了繁复的工艺之
外，有的还用1-2毫米的薄木板卷制
粘接而成，比现在的三合板还薄，且
表面加工极其光滑平整。好的物件，
所花费匠人的心力时间，和物件本
身所承载的使用价值往往不成比
例。正是这种追求过程，体现出了一
种精神。

这也正是我们传承和发扬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其中一个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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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王文嵘擅长生漆脱胎 ▲老二王文斌的妆金贴相栩栩如生

▲三弟王文正木刻手艺精湛

▲王文斌的儿子王益波在帮忙上色

31


